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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方略1

习近平在 2016 年 8 月 17 日举行的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座谈会上明确

提到，“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是“十三五”时期

和更长时期三个大的发展战略。作为三大发展战略中唯一的对外发展战略，我们

有理由认为，“一带一路”是新时代中国外交的顶层设计，是实现中国梦与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抓手。因此，合乎逻辑的推论是：新时代中国的外交通过服务

于“一带一路”建设以助力中国梦的实现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那么，在建设“一带一路”的背景下，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外交有什么变化？

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外交方略？

1978 年开始的改革开放，重点是向西方国家开放；外交整体布局是“大国

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重要舞台，公共外交是补充”；

而 1990 年以来的外交指导思想则是“韬光养晦、有所作为”。

1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战略室主任、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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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出台与落实，中国外交在坚持改革开放的同时，出

现了一些调整：（1）继续向西方开放的同时也致力于“开放别人”。继续向西

方开放既是为了“以开放促改革”，也为了在某些方面（典型如服务业与先进制

造业）继续向西方取经。“开放别人”是指利用自己的比较优势与其他国家合作

以实现共同发展。（2）外交布局上周边外交的分量提升，其重要性整体而言可

能已经超过了大国外交。（3）外交指导思想转而强调“更加奋发有为”（习近

平语）。

“一带一路”建设是世纪工程，“重点面向亚欧非大陆，同时向所有朋友开

放。不论来自亚洲、欧洲，还是非洲、美洲，都是‘一带一路’建设国际合作的

伙伴”，但重点无疑是发展中国家。原因有四：发展中国家对“一带一路”的反

应更为积极、中国可以更好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合作提升的空间更大、中国作

为崛起中的大国有责任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周边国家。

但是，发展中国家数量众多（约 150 个），分布广泛（遍布各大洲），中国

既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平均用力。在建设“一带一路”的过程中，为实现持久合作，

中国或许有必要确定如下原则：在量力而行的基础上，“对发展中国家集中的地

区进行排序”、“确定重点国家”、“确定重点领域”。

发展中国家集中区的排序是：中国周边国家，非洲国家，西亚国家，拉美与

加勒比国家，中东欧国家，大洋洲国家。

中国在走向综合性世界大国的过程中，未必需要谋求建立美国那样的全球军

事同盟体系，但也不能没有一批亲密伙伴国，特别是在周边。这些亲密伙伴国构

成中国的周边战略依托带，助力中国成为能代表本地区一批国家的全球行动者。

或许与此有关，中国政府在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后不到一个月，就召开了

规格空前的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与周边发展中国家之间的高层互访、经济合作

等在过去几年也大幅度提升。周边国家作为整体已经成为中国外交的优先方向。

这里的周边国家主要是指发展中国家：东北亚 3国（俄罗斯、蒙古、朝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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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 5国、南亚 8国、东南亚 11 国。

中国与非洲国家有超过 50 年的风雨交情，许多非洲国家非常重视与中国的

关系，高度支持“一带一路”，一些非洲国家与中国的关系，其广度与深度已经

超过了中国周边的许多国家，而中国的比较优势在非洲（特别是撒哈拉以南非洲

国家）也能得到比其他地区更好的发挥。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在“一带一路”建

设中的地位与作用，仅次于中国周边。在许多时候，中国人心目中的非洲通常指

撒哈拉以南地区，对北非国家通常更强调其“阿拉伯属性”。

西亚 19 个国家中，有 12 个阿拉伯国家：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阿曼、巴林、卡塔尔、科威特、叙利亚、约旦、伊拉克、黎巴嫩、巴勒斯坦、也

门，它们与 10 个位于非洲的阿拉伯国家构成了阿拉伯世界。这 22 个阿拉伯国家

在中国外交中通常被视作撒哈拉以南地区外的另一个“外交基础地区”。但恐怖

主义、极端宗教势力严重影响阿拉伯世界的稳定与发展。因此，它们在“一带一

路”建设中的作用，稍次于撒哈拉以南非洲。而土耳其、塞浦路斯 2个西亚国家，

以及南高加索地区的格鲁吉亚、阿塞拜疆、亚美尼亚 3国，在“一带一路”建设

中角色与地位，类似于中东欧国家。

拉美与加勒比地区属于基督教（主要是天主教）文明区，文化上认同欧洲，

安全与经济上受美国影响较大，与中国相距遥远，1990 年代以来与中国的经济

关系快速发展，一些国家表现出比较强烈的反美倾向，并且经济处于中等水平，

自然资源比较丰富，民众受教育程度较好，政府有比较强烈的经济发展意愿，而

美国所能提供的帮助主要集中在安全领域。许多拉美国家因而愿意参加到“一带

一路”建设中，而美国对此没有太多的约束手段。因此，从“共商共建共享”的

角度看，拉美有一定的潜力。妨碍拉美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是民粹主义、福利主

义、民众的强权利意识与弱劳动效率。

中东欧的情况在许多方面类似于拉美与加勒比。不同之处是：中东欧国家地

理上靠近欧盟主要市场，经济上与欧盟联系密切，经济政策受欧盟法规制约，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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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为代表的欧盟主要经济体在安全事务上对中东欧国家的影响力无法媲美美

国，但在经济上强烈抵触中国扩大在中东欧的影响力。一些国家（如维谢格拉德

集团）通过抱团以便在欧盟内争取利益，一些国家（如匈牙利）表现出比较强烈

的独立于欧盟倾向，但这些国家整体上很难摆脱欧盟的影响，一旦出现“需要在

中国与欧盟中二选一”的情况，他们通常选择欧盟。因此，中东欧国家在“一带

一路”建设中的整体地位与作用，整体上弱于拉美与加勒比。

大洋洲 14 国中除了澳大利亚与新西兰都是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面积狭小、

人口稀少，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潜力有限。

确定重点国家是指：即使对于重点地区，中国也不应该平均用力，而需要确

定重点合作对象，比如周边国家中，南亚的巴基斯坦，中亚的乌兹别克斯坦，东

北亚的俄罗斯，东南亚的泰国与马来西亚，撒哈拉以南的肯尼亚、坦桑尼亚，阿

拉伯世界的埃及、沙特阿拉伯，拉美的阿根廷与智利。这里，笔者强调中国，原

则上应该选择各个地区次强大国家（即“老二”）为重点合作对象。对于最强大

国家（“老大”）则持“接触但有限度”的立场。

一些国家虽然不属于上述类别，但由于某些特殊原因，也可成为重点合作对

象国，如北非的埃塞俄比亚，西亚的伊朗。

确定重点领域是指：一些国家综合条件不够，难以成为重点合作对象国，但

某些方面具有突出的比较优势，也愿意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对于这样的国家

则以领域合作为主。具体的合作领域视情况定：矿产、森林、港口、航线、金融

市场，等等。以拉美与加勒比地区为例，能源合作方面可以考虑厄瓜多尔、委内

瑞拉、特立尼达与多巴哥，矿产资源合作方面可以考虑智利、秘鲁，兴建开发区

方面哥斯达黎加、尼加拉瓜则是重要候选国。

量力而行 中国在推进“一带一路”的过程中应该清晰意识到：自己是“一

带一路”建设的主要推动力，但没有任何一个合作项目是中国非做不可的，这些

合作项目对东道国的意义大于中国。因此，在批准项目上应该审慎从事。而在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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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项目的过程中更要掌握分寸，注重东道国的舒适度，避免以让东道国不舒适的

力度与速度强力推进项目。

考虑到美国已经把中国列为战略竞争对手，并有协调欧盟、日本、澳大利亚

等国家集体施压中国的迹象，“债务陷阱”论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并对一些发展

中国家产生影响。因此，下一步在发展中国家进行“一带一路”建设时，项目审

批应更为审慎，以尽量减少负面效果的发生，特别是“烂尾工程”、“白象工程”

的出现。

为了把“量力而行”操作化，中国可以考虑确定一些指标，比如，每年用于

发展中国家“一带一路”项目的投资金额，不超过年度对外直接投资额的 15%或

GDP 的 0.5%，中方投资总额不超过每个对象国 GDP 的 10%；合作原则为“东道国

为主、中方为辅”，操作上表现为“东道国申请、中国审批”；合作项目“求质

不求量”，以便实现可持续合作。

总之，在“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的外交政策发生了一些调整，发展中国

家在中国外交中的分量在提升，特别是周边发展中国家。为了可持续建设“一带

一路”，中国有必要制定针对发展中国家的外交方略：量力而行、求质不求量、

围绕重点国家与重点领域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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